
那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填志愿就提

上了日程。选什么呢？

“学医吧。”父亲不止一次说，“你妈

当时就希望你能学医，你正好身子骨本

来就差，学医以后也能调理自己。”

“我想学水文。”在一场奔跑的大雨

里，我却看见了这昂然挺立的答案。

彼时，雨幕如窗帘般从城市的一端

拉向另一端，硕大的树冠如同水面上的

荷叶。某个瞬间，我忽然觉得这滂沱的

大雨多像是垂天之翼——绝云气，负青

天。一只鹏鸟把北冥的水卷到了小城，

又一跃钻入我的名字、我的身体里，抟扶

摇羊角而上九万里。

父亲为我取名的那年，正是 1998

年，全流域型特大洪水肆虐大地。天空

中云海如沸，地面上万浪奔涌，告急的消

息似暴雨中的狂风，猛烈拍打着每一户

人家的窗子。

自然灾害的发生无法阻止，但其带

来的破坏却能被减轻、规避。预报水的

变化，科学地进行调度，让势不可挡的洪

水放慢脚步，让高不可攀的洪峰低下头

来，这便是水文的拿手绝活，而这正契合

着我的初心——安澜。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投奔三峡的总

工程师郑守仁院士的母校——河海大

学。“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作为名

副其实的大国重器，三峡在治理长江水

患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如果没

有三峡，长驱直入的洪水必将一次次地

向城市赤裸裸地展现自然的武力，肆无

忌惮地将渺小的人类踩在脚下，而民族

腾飞的翅膀，沾了水之后，会极为沉重。

如今想来，大学生涯带给我的最宝

贵的便是水利情怀。《孟子·离娄下》中提

到：“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每

个水利人，影子里都有大禹的轮廓。没

有人的生活活该被倒退，奔跑在大地上

的人不应该在水中停止生命的征途。承

受洪水怒火，直面泥沙俱下冲击的，应该

是堤坝。

“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这

是河海大学的校歌，更是水利人一生的

信仰，亦是我在大学时入党的初心。

工作后，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

防洪救灾工程。在洪灾频仍的河道上开

辟出分洪隧洞，让它途经城市时绕道而

行。

记不清多少次，顶着炎炎烈日在蒸

笼般的城市里查勘调研，衣服上拧下来

的水可以洗另一盆衣服。也记不清多少

次，在蛐蛐都叫累的深夜，继续修正模型

计算成果。每到这时，我总会想起毕业

时老师的教诲：“我饮河海一滴水，我献

祖国一生情。”当党员徽章别在胸前，人

就拥有了第二颗心脏，扎根其中的誓言

与祈愿，抽出坚韧的茎，为一个个身心俱

疲的日子送上源源不断的动力，映照着

数字模型瑰丽的色彩，如若花开。

一年后，当分洪隧洞正式通水的时

候，我听见那一腔热血滔滔不绝的回声，

从朝霞染红的天边，穿过深沉的大地，倾

泻在夕晖温柔的回眸里。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初心恒在。

“爸，我要学水文。”现在回想起这句

话，那时的心潮依旧能在身体里找回当

初的澎湃。

今年，洪水再一次袭击人间，珠江流

域的桂林遭遇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

黄色的浊流贯穿了城市，失神的目光和

汽车一起浸泡在洪水中，被雨水不停歇

地敲打——对水文人而言，那些目光比

刀剑还要锋利，直直地戳向瞳孔、心房。

看着视频里普通而伟大的逆行者

们，校歌的最后一句话倏然掠过心头：

“毋负邦人期！”

毋负邦人期
■仇士鹏

九十岁后，老岳母很喜欢轮着到子女家住，满足子女

们的一片孝心。子女们也多是爷爷奶奶了，大多为自己的

子女家带孙辈，老岳母也乘机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每次到我家，老岳母都抢着摘菜、洗碗。老岳母也想

做饭炒菜，妻不让，只许她摘菜、洗碗，这还是妻听我劝说才

答应的。在《光明日报》看过郑晋鸣先生的一篇文章，写她

的老母亲非要洗碗，就让她洗，老人家眼睛昏花，碗洗不干

净，没关系，继续让老人家洗，满足她劳动的需要，大不了自

己偷偷再重洗一遍。我觉得郑晋鸣先生的做法非常好，只

要老人家能做、想做，就让她做，这才是真正的孝顺，不能伪

孝顺，以尊重老人家为名，或者怕别人说些这家子女还让那

么大年纪的老人做家务的闲话，限制住老人家的手脚。尊

敬老人，就应该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让老人获得一点做家

务的自由。

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放飞自我，老岳母也不例外。据

说前一阵在徐州二姐家，老岳母就一直享受着尊敬和伺候，

所有摘菜、洗碗的事情，也许老岳母也想做，二姐二姐夫都

舍不得让她上手。老岳母实在是太能干了，一旦有了做家

务的自由，她马上就会把子女家里的指挥权、控制权、话语

权牢牢把控，因为妻赋予了摘菜、洗碗的自由，她立即就把

这自由转化为权力予以充分行使。

早上，妻刚起床，老岳母就盯着妻建议：“今天中午就吃

豆腐烧萝卜吧，就用昨天吃青萝卜切下来的皮烧着吃，只要

去买点豆腐就行了。”妻笑着对她说：“萝卜皮腌萝卜丝不是

很好吗，干嘛要烧着吃，不是有现成的萝卜，要烧就用新萝

卜烧。”老岳母紧追不舍：“萝卜皮太硬了，腌萝卜丝嚼不动，

买点豆腐一起烧，很好吃的。”妻说：“上午有课，没时间去买

豆腐，今天就不吃烧豆腐吧。”老岳母毫不妥协：“豆腐我去

买。”本来由妻决定中午吃什么菜的大权，就这样被老岳母

夺走。

我去乡下玩，带回来很多“苏州青”。“苏州青”是非常脆

嫩的青菜，特别好吃，送了些给朋友，自家也还有不少。这

下老岳母有事干了，她跟妻商量，想用这些青菜包饼吃。我

们都觉得好，老岳母就特别开心地和面拌馅子，包了很多青

菜饼，今天晚上吃，明天早上晚上吃，后天早上晚上吃，大后

天早上晚上吃，都是青菜饼。青菜还有，中午就烧汤。青菜

还有，老岳母说：“这些青菜还可以包饺子吃。”等不及我们

的意见，她就和面拌馅子，开始包青菜饺子，连续几个中午

吃青菜饺子。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把青菜吃完了，也终于

把青菜饼和青菜饺子吃腻了。

老岳母吃饭，尊崇的是古礼，吃饭要劝，不劝不好意思

吃；吃菜也不怎么主动去夹，即便为她夹菜，她也是推来推

去，非常客气。如果是一荤一素两个菜，她总是挑素的吃，

荤菜几乎不动筷子。我是中年人，了解一点古礼，也明白现

代餐桌文明，就会经常跟老岳母交流餐饮习惯。所谓古礼，

就是老一辈人，到人家做客也好，还是在自家吃饭也好，都

喜欢客气，总是吃得很少，往往吃不饱，还要人家三请四邀，

热情的主人或长晚辈也都会不停地劝饭劝菜。记得我小时

候到丁庙大姑奶家走亲戚，二大妈特别会劝，一顿饭，二大

妈都在不停地劝吃，不停地朝我的碗里夹菜，这就是古人的

待客之道。九十岁的老岳母，一辈子都在遵守着古礼，吃饭

当然习惯了客气，碗里主食总是装得少少的，还没吃几口，

就说吃饱了，吃菜总是挑蔬菜吃，把大鱼大肉留给别人吃。

事争着做，饭让着吃，正是老岳母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

的美德。只是这些美德，与富起来强起来的新时代青年人

的生活习惯有点不相适应了。习惯成自然，想让老岳母这

一辈人吃饭不客套不作假，想让老人家们吃菜不要让、不要

劝，真是太难了。每次吃饭，妻和我都会不停地跟她讲荤素

搭配营养均衡的道理，她都会执着地说自己就喜欢吃蔬

菜。我们是中年人，还能接受古礼，每次吃饭，也都会给老

岳母夹菜，夹到第二次时，她就会把碗端起来往后面躲。怎

么办呢？躲也不行，还得给她夹啊。再夹，她就会想方设法

把夹到碗里的肉夹回来，夹到妻的碗里去。

看老岳母不好意思把肉夹回给我，我想到了一个说服

她的道理，于是就对她说：“老岳母啊，现在不同于过去那么穷

啦，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什么都吃得起，而且要吃得好，我们吃

饭不用客套作假啦。”她笑着回应：“我没有作假，年龄大了，饭

量小了，真的吃饱啦。”“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跟您说啊，

吃饭的古礼，是作假，是要让，是要主人给客人夹菜，是要晚辈

给老长辈或长辈给小晚辈夹菜，现在这样做不时兴了。为啥

呢？因为现在人讲究卫生，一般人都不会用自己的筷子给别

人夹菜了，给别人夹菜，别人会嫌弃的。”我每次吃饭，都会跟

老岳母说道说道这个道理，也不知道老岳母听没听进去。我

在想，老岳母跟着子女到孙辈家与重孙辈一起生活，在餐桌

上，可不能拘礼，不能还拘着古礼，还那么客气作假，更不能等

着孙辈劝菜夹菜，也万万不要去为重孙辈夹菜啊。现在的年

轻人，讲的卫生、礼仪，已经是新的模样了。

老岳母可聪明了，也许会听懂我的话。

与老岳母聊古礼新习
■朱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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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趣
■骈国华

在一次工艺美术作品展览上，看到一枚

蓝田玉雕刻的“鸣蝉”，玲珑剔透，栩栩如生，

令我兴趣盎然。在一次名人山水画展上，看

到了一幅“空旷村野处，褐蝉卧枝头”的画

作，野趣横生，意境高远，触发了我的乡愁。

在阅读古诗词时，常读到“高蝉多远韵，茂树

有余音（朱熹）”“明月别枝惊鹤，清风半夜鸣

蝉（辛弃疾）”等咏蝉佳句，韵味十足，难以忘

怀。

蝉非尤物，历代文人墨客为何都喜欢吟

之、画之、雕之？我以为是对蝉鸣季节生活情

趣热爱的缘故。蝉是昆虫里歌喉最响的夏季

歌唱家。盛夏，枝繁叶茂的大树上，众蝉争

鸣，此起彼伏，犹如分声部的交响曲，余音缭

绕，悦耳动听。诗人画家触景生情，兴起而

为，蝉入诗画，实乃情理之中。

我不善写诗，不会作画，更不会雕刻。但

童少年时的我喜欢听蝉、捉蝉。

童年生活在乡村。那时的乡村几乎没有

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大热天的午后，拿上一

只小板凳或是一条小芦席，往大树下一放，一

边乘凉，一边听蝉鸣，就像城里人听音乐会，

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享受，而且不花一分

钱。蝉鸣犹如催眠曲，有时听着、听着，就睡

着了。

一位喜欢听蝉且见多识广的朋友说：“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蝉。”蝉鸣也有地

方趣味，比如，北京一带的蝉鸣，就带有京腔

京味，很有点皇城根的大气；山东一带的蝉

鸣，则像山东大汉，嗓门粗放，有些“水泊梁

山”的豪壮；而苏南一带的蝉鸣则是吴浓软

语，像娇羞的小女人，娇滴滴、嗲兮兮的。我

却听不出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愚钝，也许是

朋友借蝉鸣夸赞北京人大气、山东人豪爽、苏

南人娇嗲。

童年时的我特喜欢捉蝉。有时用蜘蛛网

粘，有时用面筋粘。炎热的三伏天，我时常顶

着火辣辣的太阳，拿着一头裹有面筋的竹竿，

在门前屋后的树下转悠。发现目标，就屏住

呼吸，轻轻地将裹有面筋的竹尖靠近蝉翼，粘

住了，顿时眉飞色舞。要是竹竿不小心碰到

树叶把蝉吓跑了，能气得直跺脚。

蝉的趋光性很强，稍受惊吓就会向有亮

光的地方飞。燃火诱蝉，是少年时和小伙伴

偷着玩的最有趣的小把戏。晚上，天完全黑

下来后，我们先在树丛里燃起一堆火，然后去

晃动树枝，蝉们受到惊吓，“叽溜”一声，飞向

火堆，犹如飞蛾扑火，自己找死。我们嘻嘻哈

哈地用树枝在火堆里拣烧焦了的蝉吃，有滋

有味，还互相做着鬼脸逗趣。

在五图河农场工作时，雨后的清晨或傍

晚，常带着双胞胎儿子到场部西边的杨树林

里捉“叽溜狗子”（刚出洞，还没脱去最后一层

皮的幼蝉，我们叫它“叽溜狗子”）。雨后，土

壤潮湿变软，“叽溜狗子”纷纷从地下钻洞往

外爬。杨树林里的地面上有许多圆圆的小

洞，洞口敞开的，“叽溜狗子”已经出洞，不过，

它不会爬远，准在附近的哪棵树干或草枝上

趴着呢，一捉一个准。洞口上有浮土凸起的，

“叽溜狗子”还没出洞，用小铁铲一挖，就出来

了。捉回来的“叽溜狗子”用清水洗净，放到

淡盐水里泡几个时辰，去掉它身上的土腥味，

然后用油炸熟，又香又稣。儿子特喜欢吃油

炸“叽溜狗子”，偶尔我也用它下酒喝两杯。

蝉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的地下

度过的。它们来到这个光明的世界是为了完

成繁衍下一代、延续物种的使命。雄蝉鸣叫

是为了吸引雌蝉来与它交配，交配之后的几

周内它们就会相继死去，它们有光

明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

天。小时候不知道

这些，以捉蝉取

乐，回想起来每

每自责。


